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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算法的全面渗透已根本性地改变了景观社会的形态与运作机制。基于大众传媒时代的德波景观理论，

在解释数字时代的统治形态时面临结构性局限。本研究通过引入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特别是其“一般

器官学”和“意识的时间客体”等概念，构建了“超工业化景观”这一批判框架，用以分析算法如何通

过对意识时间的捕获与编程，实现从视觉意识形态操控向意识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深刻转变。该分析以中

国数字文化实践为经验场域，结合直播电商、短视频平台与数字节日消费等典型案例，具体揭示了算法

作为“意识工厂”总工程师的运作机制。最后，文章探讨了以“负熵式实践”为核心的抵抗路径，包括

发展批判性数字素养、建设非商品化数字公域、探索平台合作模式以及完善数字治理体系。此研究旨在

推动景观社会理论的当代化，并为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提供新的哲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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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penetration of digital algorithms has fundamentally reshaped the for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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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Guy Debord’s theory of the spectacle, 
grounded in the era of mass media, encounters structural limitations when explaining the modalities 
of domin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By incorporating Bernard Stiegler’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par-
ticularly concepts such as “general organology” and “temporal objects of consciousness”—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critical framework of the “hyper-industrialized spectacle.” This framework analyzes 
how algorithms facilitate a profound shift from visual-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to the political econ-
omy of conscious processes through the capture and programming of temporal consciousness. Em-
ploying China’s digital cultural practices as an empirical field, the study integrates typical cases such 
as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short-video platforms, and digital holiday consumption to reveal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algorithms as the chief engineers of “consciousness factories.” Finally, 
the article explores pathways of resistance centered on “negentropic practices,” including the de-
velopment of critical digital literacy, the construction of non-commodified digital commons, exper-
imentation with platform cooperatives, and the refinement of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s. This re-
search aims to contemporize the theory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and offer a new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logic of digital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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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影像深度包裹的时代。从都市天际线的巨幅广告屏到个人掌中的手机界面，视觉

符号以前所未有的密度编织着日常生活的经纬。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早在半世纪前便预见了这一现象。

他在《景观社会》中开宗明义：“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

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1], p. 1) 
德波的“景观”概念并非指影像的简单堆积，而是一种以影像为中介的物化社会关系，它通过制造

幻象、殖民闲暇、驱动消费，成为维护当代资本主义的无形统治形式。 
然而，德波的理论体系深深植根于电视、电影等大众传媒的技术背景。彼时的景观更多地呈现为单

向度、中心化广播式的“表征”，观众与景观之间尚存有特定的批判性空间。进入数字时代，特别是随

着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与推荐算法的深度融合，景观的形态与作用机制已发生根本性变革。今天的景

观变得高度交互、深度个性化且沉浸式，用户从被动的“观看者”转变为积极的“产消者”。景观统治

的关键环节，已从影像“内容”的意识形态操控，转向算法“程序”对意识过程的组织与编程。 
国内学界对德波理论的研究虽已积累丰硕成果，但多数仍停留在理论套用层面，缺乏对其在数字时

代局限性的深入反思。更为关键的是，在寻求理论对话时，较少引入贝尔纳·斯蒂格勒这一与德波思想

血脉相连的技术哲学家([2], pp. 1-9)。斯蒂格勒的“一般器官学”框架、“意识的时间客体”等概念，为

我们剖析数字景观如何从外在表象操控深入至内在意识编程，提供了极为精准的哲学工具。 
本文旨在通过促成德波与斯蒂格勒的跨理论对话，构建一个用于分析数字景观的“超工业化景观”

批判框架。文章首先系统梳理德波景观理论的核心要义及其在数字时代面临的阐释困境；其次引入斯蒂

格勒技术哲学的关键概念，完成理论上的迭代与融合；再次以中国数字文化实践为经验场域，通过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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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剖析“超工业化景观”的具体运作机制；最后探讨可能的抵抗路径与“负熵式实践”方向。此研究

期望在理论层面推动景观社会批判的当代化，在经验层面为理解中国数字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提供新的

哲学视角。 

2. 德波景观理论的要义及其在数字时代的局限 

2.1. 景观作为物化社会关系的理论建构 

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是一个植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复杂思想体系，其核心内涵可概括为

四个相互关联的命题。首先，景观的本质是中介化的、物化的社会关系。德波反复强调：“景观不是影

像的堆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1], p. 3)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下，真实、直接的人际互动日益萎缩，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消费共同影像

来“感知”彼此的存在与联系。这种以影像为媒介的社会关系是抽象的、被动的、单向度的，是人的关

系被物化在视觉领域的集中体现。 
其次，景观是“分离本身的高度完成”([1], p. 5)。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多重异化，

德波则认为景观将这种分离逻辑推向顶峰，并将其从生产领域彻底拓展至整个社会生活。景观精心制造

幻象世界，诱导人们通过对幻象的凝视和消费来寻求认同与满足，但这种寻求恰恰使人更深地远离真实

的生命体验与创造潜能。 
第三，景观通过沉默地呈现驱动消费。景观的运作不依靠强制或辩论，而是通过其单方面、无处不

在的呈现本身来言说。它的意识形态是直观的：“一切呈现都是好的。”([1], p. 7) 
景观通过制造层出不穷的时尚、欲望和“伪需求”，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持续运转不可或缺

的“欲望引擎”。 
最后，景观殖民了闲暇时间([1], p. 9)。德波的重大贡献在于指出，资本主义统治的深化在于将最后一

个潜在的批判与解放空间——闲暇时间——也纳入掌控。景观将本可用于自由发展、创造性实践的时间

转化为被动的消费时间，实现了对个体生命时间的全方位殖民。 

2.2. 数字时代对经典理论的挑战 

尽管德波的诊断具有穿越时代的洞察力，但在数字算法时代，其理论的一些基本预设遭遇了结构性

挑战，暴露出历史局限性。 
首先，主体角色从“静观”到“交互”的范式转型。德波理论模型中的观众是沉默的、被动的凝视

主体。然而在数字时代，用户通过点赞、评论、转发、创作短视频等行为，深度卷入了景观的生产、传播

与意义再生产([3], pp. 23-45)。景观统治的逻辑因此发生了关键转变：它不再仅仅依赖于让主体被动“沉

默接受”，而是通过精巧的设计激发、捕获并利用主体的“主动参与”。 
其次，景观形态从“统一”到“碎片化与个性化”的原子化裂变。大众传媒时代的景观相对统一，

塑造着某种“集体意识”。而个性化推荐算法的成熟，使景观碎裂为无数与个人趣味高度同构的“微景

观”。统治的效力由此变得更加精准和深入，它能贴合每个人的心理弱点进行微观干预。 
最后，统治机制从“表象”到“程序”的深层转移。德波批判的焦点在于景观的“内容”及其意识

形态。但在数字时代，算法作为一种非视觉的“程序”，成为了新的权力核心。它直接“结构化”着我

们的认知过程、注意力流向与时间体验([2], p. 4)。统治的逻辑从通过内容进行意识形态“欺骗”，转向通

过程序对意识过程本身进行“组织”与“编程”。 
综上所述，数字时代的高度交互性、极致个性化与深度程序化特征，已使德波的经典景观理论在解

释当代统治形态时呈现出显著局限。要深入理解景观统治的新形态，就必须超越对影像“内容”的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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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转向分析支撑数字景观的“技术程序”本身，以及这些程序如何系统性地塑造、捕获和商品化人

类的“意识时间”。这一转向，恰可借由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得以实现。 

3. 斯蒂格勒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景观“超工业化” 

如前文所述，德波的景观理论在解释数字时代的交互性、个性化和程序化特征时面临局限。要突破

这一局限，必须将批判的焦点从影像内容转向支撑数字景观的技术程序本身。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

哲学，特别是其关于技术作为人类存在的构成性条件、以及技术如何塑造时间意识和社会组织的深刻论

述([4], pp. 15-30; [5], pp. 45-60)，为完成这一理论迭代提供了关键的思想资源。本部分将首先阐述斯蒂格

勒哲学的核心基石——“代具性”与“一般器官学”框架，进而分析其“意识的时间客体”概念如何揭

示算法时代的意识捕获机制，最终在此基础上，系统界定“超工业化景观”这一新的批判范式，以清晰

展现其与德波经典理论的根本区别与演进逻辑。 

3.1. 理论基石：代具性与一般器官学 

斯蒂格勒思想的革命性在于，他彻底重构了技术与人类存在的关系，将技术视为构成人之为人的根

本条件。 
斯蒂格勒提出“代具性”概念：技术是人体器官的延伸，但这种延伸并非外在的、次要的附属品，

而是内在地、构成性地参与构造了“人”这一独特存在本身。不存在纯粹的“自然人”，只有始终与“技

术器官”共生共存的“代具人”。技术因此是人类存在的“药”，既是解药(构成可能)，也是毒药(带来

异化风险) ([4], pp. 18-22; [5], pp. 50-55)。 
基于这一存有论立场，斯蒂格勒发展出“一般器官学”这一原创性分析框架，旨在系统研究三种不

同类型器官的协同演化：人体器官(生物性身体与心智)、技术器官(从石器到算法的人工物系统)以及社会

组织器官(家庭、国家、市场等制度形式) ([4], pp. 25-30)。这一框架的核心洞见在于，这三种器官系统处

于持续的相互扰动、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中。数字平台和算法作为技术器官的重大发展，必然深刻改变

我们的感知习惯、注意力模式(人体器官)，同时也催生全新的经济模式、社会联结形式与文化逻辑(社会

组织器官)。 

3.2. “意识的时间客体”：数字景观的时间捕获机制 

为更精细地分析数字技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意识，斯蒂格勒引入了“意识的时间客体”这一关键概

念([4], pp. 35-42)。所谓“时间客体”，是指其自身的时间流与体验该客体的意识流完全重合、同步展开

的客体，如一段旋律或一部电影。广播、电视是工业化生产“时间客体”的早期机器，它们将无数个体

的意识流同步到同一节目流中，实现集体时间的首次大规模捕获。 
斯蒂格勒在《时间与技术》系列中进一步指出，数字时代的短视频、信息流、直播等是“时间客体”

的超级进化形态，他称之为“超级时间客体”。它们具有三个强化特征：极致的碎片化与即时满足逻辑，

将时间压缩至秒级刺激单元，使任何反思性停顿变得困难；技术驱动的无限连续性与平滑流体验，通过

“无限下滑”、“自动播放”等设计消除中断，营造无摩擦的沉浸感；高强度的交互性与数据反馈循环，

每一次互动都成为优化下一次推送的数据点，使消费者的意识流与算法的决策流紧密绑定，形成闭环([4], 
pp. 40-42; [5], pp. 70-75; [6], pp. 78-87)。 

通过对“意识的时间客体”的工业化生产和分发，数字景观实现对个体“意识时间”的精密捕获与

结构化。这种捕获不同于德波所描述的闲暇时间被被动影像填充，而是意识时间本身被转化为可测量、

可预测、可编程的“行为数据”，成为斯蒂格勒所警示的、被工业化开采的“新原始积累”对象([5], p. 
68)。这为“超工业化景观”的建立，提供了生理–心理层面的基础。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2073


孔令睿 
 

 

DOI: 10.12677/acpp.2026.152073 237 哲学进展 
 

3.3. “超工业化景观”：从表象堆积到意识编程的范式转型 

在整合了上述概念后，可以清晰界定德波意义上的“景观”与斯蒂格勒视域下的“超工业化景观”

之间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标志着数字时代社会统治范式的深层转型。 
在德波的范式中，景观统治的逻辑核心是“分离”与“表象”。景观如同一幅覆盖社会的诱人画卷，

通过影像内容制造虚假需求，诱使人们沉迷于视觉幻象，从而与真实生命活动相分离。批判的关键在于

揭露表象之下的异化关系。其统治模型的核心是一种“视觉意识形态操控”([1], pp. 10-15)。 
而在斯蒂格勒的视角下，数字时代的“超工业化景观”，其统治逻辑核心已转变为“捕获”与“程

序”。它不再满足于展示供人静观的画卷，而是直接将我们的“意识”本身，特别是“时间流”与“注

意力”，接入一个由算法精密计算、数据驱动、工业化生产的“时间客体程序”之中。统治的直接对象，

从“观看内容的眼睛”转向了“体验时间的心灵”。“程序”取代“表象”，成为权力运作的关键机制

([4], pp. 50-55; [5], pp. 80-85)。 
“超工业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逻辑，在主导物质生产领域后，已全面侵入并试图主导精神

生产与再生产领域。注意力、情感投入、闲暇时间等构成个体意识与集体智慧的基础要素，成为被系统

性开采、加工、组织、优化和商品化的新型“原材料”([2], p. 3; [5], p. 88)。数字平台及其算法，就是这

座“意识工厂”的“自动化车间”与“中央控制系统”。斯蒂格勒在其后期著作中，将这种资本主义形

态称为“控制论超资本主义”，其特征正是将生命的所有方面(包括意识)纳入计算、优化和自动化的过程

之中([5], pp. 100-110)。 
算法在此框架下扮演着“总工程师”与“编程语言”的角色。它通过分析我们在线活动的“数据痕

迹”，实时地、个性化地为我们每个人编织独一无二的“超级时间客体流”。其根本目的在于最大化捕

获、占有和优化“意识流时间”，并将其转化为可测量、可预测、可货币化的“注意力商品”([2], pp. 5-
7; [7], pp. 45-60)。这与德波所描述的、相对统一的、中心化传播的景观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超工业化景观”可定义为：一种以数字平台和算法为核心技术器官，以“意识的时间客体”

为主要作用媒介，通过将个体与集体的意识流实时同步、结构化并编程进入无限连续、高度个性化的“时

间流”之中，从而系统性地实现注意力捕获、行为塑形、欲望制造、数据积累与资本增值的新型社会统

治形式。在这一新形式中，景观的统治不再仅仅是外在的、表象性的，而是内在于我们意识体验的、程

序性的。 
这一批判框架的建立标志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形态进行批判，必须从德波时代的“视觉意识

形态批判”，深化为斯蒂格勒所警示的“意识过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4], pp. 60-65; [5], pp. 120-125)。
统治的战场已从外在的“表象”领域，决定性转移到了内在的“意识时间”与“感知架构”领域。下文

将结合中国语境下的具体实践，对此框架进行经验层面的阐释。 

4. 中国语境下超工业化景观的实践分析 

“超工业化景观”作为一个批判框架，其解释力需要在具体的经验场域中加以检验。中国高度发达

且特色鲜明的数字生态，为观察算法如何编程意识时间提供了丰富的典型案例。接下来，将分别以直播

电商、短视频平台和数字节日消费为例，深入剖析“超工业化景观”在不同层面的运作机制：直播电商

展现了算法如何通过同步集体欲望并构建消费闭环来实现高效编程；短视频平台揭示了其对个体意识流

进行“微粒化”管理和瘾式循环构建的微观权力技术；而“双十一”等数字节日则体现了算法在宏观社

会层面进行时间预同步与超工业化协同的强大能力。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景观统治从视觉表象到算法意

识的范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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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直播电商景观：欲望的同步与闭环编程 

中国的直播电商生态是诠释“超工业化景观”运作机制的绝佳范本。首先，直播本身构成强效的“超

级时间客体”与准宗教性集体仪式。一场头部主播的带货直播经过精密设计，通过极具表演性的话术、

戏剧性价格对比，营造“限时稀缺性狂欢”氛围([8], pp. 68-70)。用户的意识流被高度同步，个体理性计

算在群体情绪与从众压力下被削弱，正如德波所言，景观通过其“呈现”本身驱动消费([1], p. 12)，而直

播则将这种“呈现”的即时性与压迫感推向极致。 
其次，交互性设计非但没有打破统治，反而成为深化统治的工具。实时弹幕、点赞、打赏等功能创

造“在场感”与“参与感”幻觉([8], p. 72)。用户疯狂刷着“买它！”的弹幕时，不再是外在观看者，而

是景观戏剧的“现场共谋者”与“数据生产工”。这种“主动参与”让用户体验“主体性”错觉，实则

是在向商业目标“主动献祭”注意力、情感与时间，这深刻体现了数字景观对德波所描述的被动凝视模

式的超越，转向一种更为隐蔽的“参与式剥削”。 
最后，算法扮演“从欲望唤起至满足的全流程管道工”。整个消费行为被嵌入算法驱动的闭环系统：

前期根据用户画像精准“引流”；中期实时监测互动数据(如停留时长、互动率)，动态调整流量分配，优

化直播效果；后期记录消费数据，优化未来推荐并触发关联推送([8], pp. 75-78)。这构成了高效率、可预

测的工业化“欲望实现、数据回收与再生产闭环”，精准地实践了斯蒂格勒所言的通过对意识时间的编

程来实现行为的塑形与优化([4], pp. 40-42; [5], pp. 70-75)。例如，淘宝直播的算法不仅推荐你可能喜欢的

直播间，更在直播中根据实时反馈调整推送策略，确保“意识时间”的捕获效率最大化。主播的脚本节

奏、互动节点设计，也往往依据后台数据反馈进行“工业化”调整([8], p. 80)，形成“意识编程”与“行

为驱动”的完美闭环。 

4.2. 短视频景观：意识流的微粒化管理与瘾式循环 

短视频平台是实践“意识工业化”的典范。其核心机制在于对用户时间与注意力进行极致“微粒化”

管理。短视频的反叙事逻辑将时间切割为以秒计算的“感官刺激脉冲单元”，在最短时间内输送最高强

度信息刺激，让基于深度思考的“连续性时间意识”难以维系，正如吴冠军所指出的，短视频作为典型

的“时间客体”，深刻地重构了我们的时间感知，并在此过程中塑造了一种“即刻反馈、情绪优先、拒

绝深度”的“意识的政治”([6], pp. 78-80)。这种“微粒化”管理，是数字时代意识捕获的技术前提。 
在此基础上，推荐算法化身为“意识流优化工程师”。它通过分析用户对每个视频的微观行为数据

(停留时长、是否点赞、完播率、重复播放等)，不断逼近能让用户“无法停止下滑”的最优内容配方。这

形成高度精密、个性化的“刺激–反应–正强化”行为主义训练回路，用户的意识被系统训练成对“下

一个视频”抱有持续期待的“条件反射体”。斯蒂格勒曾警示，这种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荐，本质上是

将个体的感知、记忆与判断过程“外包”给技术系统，最终导致个体精神能力的系统性“无产阶级化”，

即个体不再能主动、独立地组织自己的感知与判断，而是依赖于算法提供的、预先结构化了的感知流([4], 
pp. 55-58; [5], pp. 90-95)。短视频的瘾式循环正是此“无产阶级化”过程的微观例证。 

这种机制带来的后果远不止“闲暇时间的殖民”，更是对主体核心心智能力的侵蚀。它严重削弱了

进行批判性反思、理性决策与深度学习所必需的持续注意力、连贯逻辑思考与信息审慎考察能力([9], pp. 
30-35)。当意识长期习惯于碎片化、高刺激性的感官喂养，深度阅读、复杂论证与独立思考能力便面临退

化风险，这正是“超工业化景观”对个体“负熵”能力的消耗与破坏([5], pp. 130-135)。 

4.3. 数字节日消费景观：社会时间的算法预同步 

“双十一”等购物节是“超工业化景观”在宏观社会层面进行编程与协同的典型案例。它首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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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社会集体欲望与日常生活节奏的大规模工业化“预制”与“预同步”。通过复杂、游戏化的规则体

系(预付定金膨胀、组队 PK、喵糖盖楼等)，平台提前数周甚至数月对整个社会的消费注意力、时间安排

进行系统性“预热”与“编程”，将普通日期成功建构为充满象征意义的“消费主义节日”，这可以看

作是德波所描述的景观对时间殖民的升级版([1], p. 20)，即从个体闲暇时间的殖民扩展到对整个社会时间

的算法化预同步与结构化。 
其次，它展现了数字时代“社会器官”的“超工业化”协同，完美印证了斯蒂格勒“一般器官学”

的分析框架([4], pp. 25-30)。在技术器官层面，云计算中心处理天量交易，支付系统承受峰值压力，智能

物流优化配送路径。在社会组织器官层面，数百万商家调整生产计划，物流公司临时招募快递员，媒体

全方位报道造势。在个体心智器官层面，消费者的时间、注意力、计算精力被深度卷入([10], pp. 15-25)。
个体的每一次点击、比价、下单，看似是自由选择，实则是庞大“社会机器”在算法调度与资本逻辑驱

动下运行的标准化数据反馈。这种三位一体的协同，使得“双十一”不再仅仅是促销活动，而是一场全

社会规模的、高度工业化的意识与行为编程实验，其目标是将集体性的“意识流”最大规模、最高效率

地同步到预设的消费轨道上。 

5. 走向负熵：批判性反思与实践可能 

在揭示了“超工业化景观”的运作机制及其带来的意识异化风险之后，批判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探

寻可能的出路。斯蒂格勒提出的“负熵”概念，为思考如何在技术环境中抵抗意义的耗散、培育个体性

与集体智慧提供了积极的哲学指引([5], pp. 140-150)。本部分将首先基于前文的分析，总结数字时代统治

形式的深刻转变及其挑战，继而系统阐述“负熵式实践”的内涵与方向，并最终从批判性素养培育、非

商品化数字公地建设、平台合作模式探索以及制度伦理创新等多个层面，勾勒出具体的抵抗路径与未来

展望。 
通过德波与斯蒂格勒的对话，前述分析论证了数字时代的统治形态已从“景观社会”演进为“超工

业化景观”。这一新型景观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已全面侵入精神生

产领域。数字平台与算法将“意识流时间”、“注意力”与“行为数据”作为原料进行工业化开采、编

程与商品化，实现社会统治从外部关系操控向内部心智过程管理的深化([2], pp. 5-7; [5], pp. 88-90; [7], pp. 
45-50)。斯蒂格勒所警示的，正是这种工业化逻辑对“精神生态”的毁灭性威胁，他将此过程与“熵”的

增加，即意义的耗散与差异性的抹平，直接联系起来([5], pp. 130-135)。 
在此框架下审视中国数字生活，我们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应洞察其可能蕴含的深度异化：注意

力时间被切割、捕获并商品化；闲暇时间被转化为数据生产性的“数字劳动”([7], p. 60)；集体记忆、欲

望与社会共识形成过程被算法预制与同步；我们与技术的关系从能增进个体化的“药理学”积极面向，

滑向“毒性”的依赖与精神贫困化([4], pp. 18-22; [5], pp. 50-55)。 
面对这一困境，斯蒂格勒提出的“负熵式实践”指向可能的抵抗路径([5], pp. 140-150)。“负熵”指

系统抵抗无序、增加有序性与差异性的过程。在人类语境下，“负熵实践”指向那些能培育个体化进程、

增进集体智慧、丰富意义世界的技术形式与文化实践。具体而言，这种实践可沿四个层面探索： 
第一，发展批判性数字媒介素养与“注意力训练”([3], pp. 100-120; [5], pp. 145-148) 
教育的核心在于揭露算法机制与注意力经济的运作逻辑，使公众认识到自身意识时间是如何被捕获、

被商品化的。这不仅是知识普及，更是一种“注意力主权”的训练，旨在帮助个体重新获得对自身时间、

注意力的分配、聚焦和转移的控制力，培养“断流”的意识和“深度思考”的能力。 
第二，支持与共建非商品化数字公共领域 
对抗平台资本的完全收编，需要积极建设那些不被商品化逻辑完全主导的数字空间。这包括开源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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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生态、维基百科式的知识协作平台、公共数字档案馆、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实验等。这些空间旨在探索

基于共享、协作、公共价值而非数据提取和广告变现的技术与社会组织方式([3], pp. 80-95)，它们是数字

时代“负熵”得以生长的关键土壤。 
第三，探索平台合作与数字公地模式([5], pp. 150-155; [7], pp. 200-220) 
在制度与经济层面，可以探索由用户、劳动者、创作者等利益相关方共同拥有和民主治理的平台合

作社。这种模式试图从所有权结构上改变数据垄断，将数据主权和价值分配权回归社区，从根源上挑战

“意识工业化”的资本驱动逻辑。 
第四，推动促进个体化的制度创新与伦理建设([2], pp. 8-9; [5], pp. 155-160; [7], pp. 230-250) 
这包括制定严格的数据隐私保护法、算法透明度与可审计性要求，监管旨在诱导成瘾性的设计；在

教育、文化政策上，应大力支持批判性思维、艺术创造、哲学反思等人文素养的培育，为培育能够“解

毒”技术、创造性使用技术的、具备深厚“负熵”能力的个体，提供制度性保障。 

6. 结语 

本研究的理论建构是初步的。后续研究可运用质性方法深入探究不同群体在“超工业化景观”中的

差异化体验与抵抗策略；可结合量化研究测量算法使用与注意力碎片化、心理幸福感等指标的相关性；

还可更具体地研究数字治理的政策创新。在算法编织的超工业化荒漠中，重新审视我们与技术的关系，

夺回对意识时间与生命经验的主导权，是数字时代紧迫的政治、哲学与文化任务([5], pp. 160-165)。这不

仅关乎个体精神世界的完整性，更关乎一种更具创造性、更少异化的集体未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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